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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旧话

南通老照片南通广木筏钩职业工会成立大会合影，1947年

《张謇日记》出版始末（上）
□倪怡中

吴彬画作
史料钩沉

□彭伟

崇川往事

东皋印人吴彬工画。《随山公
列传》中已有记载，吴彬示梦姜琴
南，凌芝泉为吴彬《寻诗图》题句
一事。凌霄，江宁人，字芝泉，号
快园居士，文武双全，幼时随张雪
鸿学画，随胡石耕学篆刻，诗书、
绘画、篆刻、音律、骑射，均有涉
足。凌芝泉自忆“两游蒲塘，一陈
柯山、吴香湖，客于紫薇道院；一
姜小琴，客于柯珊书屋”。蒲塘，
乃白蒲旧名。接待者吴香湖，即
吴世杰（1780—1820），吴经元
孙、吴廷瑞子、吴彬族弟，字香湖，
邑廪生。《香湖先生列传》也录，凌
芝泉明经客居蒲上紫薇道院，吴
香湖招同姜琴南诸君结诗社。
其间，吴廷瑞、沈岱也参与唱
和。凌芝泉有《嘉庆乙亥夏由邗
上之雉皋，秋客蠙山，冬游茗海，
十二月朔至蒲塘，侨寓紫薇道
院，越五日，吴丈玉田招同吟社
诸子集海棠精庐，即席分韵各赋
二律》，沈岱作《丙子元旦凌子芝
泉，集同人于紫薇道院，赋仙馆
迎年诗，分得灰蒸韵》。由题所
示，凌芝泉于1815年末、1816年
初，寓居白蒲紫薇道院。其间还
发生一件趣事，他才两次为吴彬
画作题字。

吴廷瑞《幽梦乞诗图记》有
录，吴彬游览武林、金华山水，咏
歌自适，尝绘两幅画作《幕天席
地图》《寻诗图》。一时间，名流
纷纷题咏。吴彬小心珍藏，唯有
遇到风雅同好，才示画共赏。他
逝世那年底（1815 年末），凌芝
泉过白蒲，寓居紫薇道院，随后
为画作题咏……有关此事前缘
后因，姚鹏春《蒲塘幽梦乞诗图
记》的记述，录入《快园诗话》，更
为翔实：吴彬生前将《幕天席地
图》《寻诗图》分别馈赠密友陈柯
山、朱八（即朱漱坪）。嘉庆乙亥
（1815）冬，即吴彬离世半年后，
凌芝泉暂居白蒲。吴二泉携带
其父吴彬遗像，来见凌芝泉，恳
请题字。陈柯山也委托二泉，将
《幕天席地图》呈示凌芝泉。于
是，凌芝泉一一题咏。翌年正月
初五，姜琴南夜有入梦：吴彬身着
裘衣，大声重复“朱八负我”——
吴彬生前叮嘱朱八，代求名士为
《寻诗图》题咏。《幕天席地图》已
请凌芝泉题字，但是朱八已忘此
事。吴彬逝前数日，才将《寻诗
图》交由朱八秘藏。姜琴南梦前
毫不知情，醒后告示诸人。朱八
听后，心悔不已。于是朱八取出
《寻诗图》，在姜琴南、陈柯山、姚
鹏春的陪同下，一起前往紫薇道
院，向凌芝泉求字。凌芝泉感触
极深，不仅为《寻诗图》题咏，而且
又请白蒲画家季标作《蒲塘幽梦
乞诗图》，姚鹏春作记，自定画名，
纪念吴彬托梦雅事。凌芝泉于
《快园诗话》有录，众多如皋、白
蒲地方名流，纷纷为《蒲塘幽梦
乞诗图》题诗作文：吴廷瑞、冒耔
田作文，姜琴南作四言，朱漱坪
作五十韵，吴竹亭作五古，黄楚
桥、江立亭、乔云客、孙蔚原、
郑茗仙、吴世杰、杨蓉仙均赋七
古……由于《快园诗话》未录诸
作，且《蒲塘幽梦乞诗图》不知所
终，但凌芝泉并非虚言。所记乔
云客正是东皋印人乔林次子乔
普，嘉庆辛酉优贡，江阴学博，亦
工篆刻。《吴氏家乘》即录有乔普
七古《题吴厜珊幽梦乞诗图》：

月晕模糊风萧索，豆绿光寒
灯穗落。负负声呼转索题，吟床
梦断霜天角。

九泉才鬼爱仙才，历劫名心
死未灰。游仙句脱生花笔，付与
秋坟鬼唱哀。

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和
南通的地方自治，并参与许多重大
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
法、辛亥革命、君主立宪、东南互
保……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
上所有的重要事情，留下许多文
字资料，这些文献真实地记载了
他的一生，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张謇逝世以后，他儿
子张孝若1930年9月在上海中华
书局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
记》，1931年10月又在该书局出版
了《张季子九录》。但这两部书都不
包括“张謇日记”。直到1962年江
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謇日记》
（影印本），“张謇日记”才得以公之
于世。

“张謇日记”手稿始于同治十二
年（1873年，张謇20岁），终于民国
十五年（1926年，张謇去世），共28
册。其中第十册(31岁至32岁,由
光绪九年癸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光
绪十年甲申)，第十五册至二十八册
（40岁至74岁，由光绪十八年壬辰
六月一日至民国十五年丙寅六月二
十日），这15册“张謇日记”手稿在
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保藏于南
通，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
謇日记》就是据此为底本。

“张謇日记”手稿后半部回
到南通故里，1962年影印出版

新中国成立前夕，南通人王象
五（大生公司董事，新中国成立后任
南通市政协委员）在上海向张融武
（张謇长孙）借“张謇日记”手稿15
册（即现藏南通的15册）阅读。因
大陆解放，张融武滞留香港，王象五
无法归还，将手稿带到南通，交给时
任南通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敏之。
王敏之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一个
时期以张家亲戚身份做掩护借住在
张家，因此对张謇的历史非常熟悉，
他认为“张謇日记”是难得的珍贵史
料，应好好保存，便将手稿交给市委
征集史料办公室副主任穆烜保管。
穆烜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深感保护
文献的责任，“张謇日记”手稿是稀
见文献，史料价值难以估量，但保管
不易，最好的办法是出版出来化身
千万，也能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使
用。于是他征得王敏之同意，向市
委写了申请报告，经市委批准，该手
稿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
出版。穆烜亲自送手稿到南京，为

将手稿安全送到出版社，他专门请
木工量书定做了一个小木匣，装了
搭攀锁，把手稿锁在木匣内，出门坐
船乘车住招待所，到出版社制版，人
和木匣形影不离，晚上睡觉也放在
枕头边。《张謇日记》出版后，原手稿
如何处理？经南通市委有关部门研
究后，决定仍归还张謇后人保管。
当时在南通的张謇孙女张柔武表
示，只要给她几套书，自己看及送
人，手稿还是给图书馆保管好。于
是，这批张謇日记手稿15册入藏南
通市图书馆。想不到张柔武的这一
决定挽救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命运。
几年后，“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破

“四旧”，张柔武家所有图书字画悉
数被榻车拉走，一把火烧得片纸不
留。直到许多年后，张柔武仍庆幸
地说：“好的把书送给了图书馆，要
不早就烧成灰了。”

沈燕谋谋划出版“张謇日
记”手稿前半部，以期合成完璧

《张謇日记》的出版，在香港引
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沈燕
谋。沈燕谋是沈敬夫（字燮均，张謇
撰《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记：“謇
为人言通纺业之兴归功于燮均，谓
与共忧患屡濒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
谋不贰者，燮均一人而已。”）长孙，
是张謇赏识的青年才俊。张謇《致
沈敬夫旧牍跋》云：“……燕谋为敬
夫长孙。方余与敬夫计厂事时，髫
龀之发，裁出案上耳。自游美习理
化学归，余任以事，而敬夫前逝，不
及见其成立矣，可胜嘅哉！”张謇感
沈家恩德，出资供沈燕谋赴美留学，
1916年他回国时26岁，张謇聘他
在大生纱厂任职，兼纺织专门学校
教授。张謇认为他中西文基础好，
有办事能力，是可以继任事业的后
起之秀。张謇曾对他儿子孝若说：

“燕谋戆直的习性像他祖父，而他忠
实的美德也像他祖父，我很希望他
扶助你，也像我和他祖父。”（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赞誉、期许
之情溢于言表。沈燕谋40年代寓
居香港后，对大陆和南通，特别是张
家的情况，自然十分关注。

1965年沈燕谋已年逾古稀，听
到友人告诉，有人从大陆带来一部
《张謇日记》，仍很激动，“喜甚，询以
能否借阅？”当他知道《天文台》报有
报道，立即嘱咐儿子到报摊寻购，买
到两天的报纸，看到有署名“若韩”

的连载文章片段，记有啬公（张謇）
督教孝若，啬公筵席间谈及河工事，
言天下无一劳永逸之事，只有永劳，
或有一逸等文字。沈燕谋认为这些
记载“皆为事实而为余所习闻者”

“而其出处或出于日记之外，未可知
也”，因此，亟待看到原书。他写信
向同在香港的张融武询问，复信说，
日记之前半部现在他处保存，大陆
影印出版的是后半部，是他妹妹保
管的，至于出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
知。他又去函说，后半部已影印，何
不将你保管的前半部也在香港出
版，合成完璧，俾“治史者亦得从著
者自叙明其一生治学经历，与其事
业发展之源渊”。但“融武置不复，
再三以是为问，始终未有以报，亦不
解其何以久久沉默不着一语之故
也”。（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
及其他》）

张融武为何对沈燕谋三缄其
口？其实沈燕谋应该知道，原因仍
在他自己。张融武在《沈燕谋小传》
中说：“我曾屡请之为先君写传，即
胡适之先生也称之为真正合适的
人，但他谦谦如也，始终未肯着笔，
毕生唯以新亚书院为终身事业对
象。”张融武再三请沈燕谋为他的
父亲张孝若作传，连胡适都认为
沈燕谋是为张孝若作传最合适
的人。胡适致张融武信中说：

“你提起我曾有志为令先父孝若写
传 ，我 颇 有 一 个 新 的 Inspira-
tion。就是你贺年片上提到的燕
谋兄，他才是真正合适的给孝若兄
写一篇好传记的人！你千万不可
错过这个机会。燕谋好像比我大
一岁，今年过七十了。我想全世界
没有别一个人比他更适宜于写孝
若的传记了。他写成时，我一定给
他写长序——正如我当年给孝若
的季直先生详传写长序一样。请
你把这个意思转给燕谋兄。他不
能脱卸这件任务。”（《胡适全集·日
记·致张凝文》）胡适在信中称沈燕
谋为老同学，他们曾都在中国公学
读书，又同年赴美留学。胡为台湾

“中研院”院长、学界泰斗，有他的
力荐，还亲允作长序，张融武的欣
喜自不待言，想不到胡写这封信后
一个多月就辞世了。对胡的推荐，
沈燕谋却有自己的考虑：“至孝若
丈小传在其生前（张孝若死于
1935年），早有适之为写身后文字
之命，愚承命转达，几经浃恰，适之

首肯。徒以外寇侵陵，适之出使，
寇既纳降，继以内乱，稽延二十余
年，适之未践宿诺，末命之至，乃以
愚为世界上最适执笔之人，曾不知
孝丈最为着意之府上家事，尽可出
之于适之笔下，在愚则以两家关系
之深，无能为役也。”（朱少璋主编
《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原来张
孝若生前就请胡适写传，沈燕谋还
为之说项，胡适虽应允却因国内外
事变拖宕，乃至20多年后，张融武
写信请胡适完成夙诺，胡却有了新
灵感——力荐沈完成此项工程。
沈燕谋并非无故推诿，张府大家人
事纷繁，张沈两家联姻，三代关系，
即使识得庐山面目，身在此山彼
山，如何评说，也实为难事。但在
张融武这一面，自然对沈燕谋不尽
满意——胡适请你出来，面子不可
谓不大；我数次相请，交情不可谓
不深；你却一推再推，唯以新亚书
院为事业，“始终未肯着笔”，你还
关心我们张家的日记做甚么！

文人的心本相通，保护文献是
天责；何况一为著者文孙，一受著者
恩泽甚深。不过月逾，张融武信来，
说《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到了，
约沈燕谋来家中看书。过了两天，
张融武夫妇又亲自送张謇日记原稿
上半部13册到沈燕谋儿子沈孟平
家。沈燕谋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想看
到的“张謇日记”。他在日记里记：
《张謇日记》影印本，“书之广袤划
一，自书面形式原文，所有文字不
论逐日所记、备忘留字或诗文草
稿，只字不遗，而覆以统一表面，
题名曰《张謇日记》，用机械纸略
似毛边者，稍失厚重，其册数亦仍
旧，封面上端右角数字不改，首第
七册（应为第十册），次第十五至二
十八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
胶版纸本一千部，宣纸本五十部”；
手稿十四（应为13册）册，则“有纸
大小不齐，日记字迹或极工致，或草
率至不可辨，杂以诗词文稿之
属，……就稿读之，殆非学有根底者
不能胜清缮之任，……非有校勘工
夫不能读也”。

沈燕谋原以为依原手稿影印即
可，结果“试印四叶，皆不佳”，这让
他感到“以此间今日印刷设备而论，
恐难与大陆已成景印之书全似
也”。既然香港不具备条件，他将目
光投向了台湾，他打听那儿的出版
人和出版社。


